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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近中秋，四十度高溫烘烤的香港島漸

漸有了些涼意。

胡北風無事一身輕，一箇人坐在洋紫荊

樹下的小桌旁，一邊飲著沁涼啤酒，一邊用

iPad瀏覽台灣的新聞網頁，並一邊編輯著準

備與朋友到內地創業的營業計劃書。

幾箇月前，也是在洋紫荊樹下，他想起

去年初秋柳依依來香港找他時，曾經聊到洋

紫荊，聊到美麗的紫紅花瓣，她告訴他十九

世紀末一位法國

神父在香港島薄

扶林的一處港灣

發現了洋紫荊，

並將這無法自行

繁殖的樹種接枝

到伯大尼修道院

的羊蹄甲上，如

今香港到處可見

的洋紫荊都是由

這株母樹代代衍

生複製而來。他喜歡這箇美麗的故事，更喜

歡柳依依講這故事時的神情，不過，那時候

引他憶起這段往事的都不是這些，而是洋紫

荊的不同名字。他記得柳依依說這種由兩種

不同羊蹄甲屬植物天然雜交生成的混種在香

港稱作「洋紫荊」，在台灣叫作「豔紫荊」；

而台灣叫作「洋紫荊」的植物，香港人卻稱

作「紅花羊蹄甲」。他想著這些名字的混

淆，有些無奈--相同的樹，相同的語文，但

卻有不同的稱呼，如果不是有一箇共同的拉

丁文學名，那誰能分得清「洋紫荊」與「豔

紫荊」是同或異。他仍然記得就是在那當

會，忽然一箇清晰的念頭掠過，幫他解了困

在心中將近一年的迷惑。

那時候他正苦於在鼎天的抑鬱不得志，

苦於不敢斷然承認江麗天的邪惡面目，因此

進退維谷，一方面祈盼著他誤會了江麗天，

派他來香港並不是明升暗貶，而是為了增他

歷練，日後委以重任；另方面則是希望他沒

看錯，江麗天就是如他在太平山頂對柳依依

所分析的，從來

對他都是機心巧

算，所以他大可

果敢決斷，離開

鼎天，離開江麗

天。這種侷促矛

盾情緒不時折磨

著他，讓他不知

該當如何，但是

柳依依關於洋紫

荊稱謂的一番說

解卻無由地在那箇時候如似黑夜裡的燧石星

火，燃起雄雄炬火，助他看清眼前一切。那

一當會，他明白了，原來說什麼、道什麼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質，香港的「洋紫荊」

不會因台灣叫它「豔紫荊」而有所不同，它

們的本質、它們的拉丁學名都是同一箇。所

以，江麗天怎麼升遷他、怎麼獎賞他都不重

要，江麗天對待他是真是假、拔擢他是虛是

實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質--江麗天的本性

不會變，而他未來的職業生涯是不是想繼續

跟著這麼樣的一箇人？除此之外，另一箇更

那一當會，他明白了，原來說什

麼、道什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

質。柳依依無意間的一段話就這樣

照亮了他的視野，很快地他便下了

決心離開鼎天、離開券商、離開為

人打工效勞的日子，他要去內地，

跟朋友共同開創自己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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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本質是他想一輩子在別人公司做

事、為人打工賣命？還是想自行開創前途？

柳依依無意間的一段話就這樣照亮了他的視

野，很快地他便下了決心離開鼎天、離開券

商、離開為人打工效勞的日子，他要去內

地，跟朋友共同開創自己的事業。

胡北風飲盡最後一口啤酒，放下酒盃，

卻喉頭一箇倒嗆，不住咳嗽了起來。他知道

不是因為啤酒冰涼，而是因為飲酒的那當會

想起了柳依依。他好想再見到柳依依，他好

想能再摟著她，輕輕吻她。

自從去年嚴冬回台述職、與柳依依在大

安森林公園拈花相贈後，他無時無刻都無法

忘懷那夜的臉紅耳臊，無法忘懷柳依依的溫

潤紅菱。但是一箇滿城飛花的春天過去，他

沒敢聯絡柳依依，他耽心柳依依尷尬、不接

他電話、不與他相見。而一箇晴光萬里的夏

季過去，他也沒聯絡柳依依，他的耽心已轉

成害怕，他害怕一通電話打去，回應的會是

冰冷的客套問候；他害怕一封電子郵件寄

出，回傳的是「信件未讀、已刪除」。如

今，一箇奼紫嫣紅的洋紫荊之秋也將過去，

他的害怕更化作了焦慮，他的相思也添增了

惶恐。他不知為何柳依依都不聯絡他，他揣

想柳依依定是已鄙棄他，輕視他是箇登徒

子。所以返台之時，他都不敢去找柳依依；

辭職之事，他也沒敢告知柳依依。

胡北風一陣極深極沉的憂鬱驀然浮起，

他恨自己為何不敢給柳依依隻字片言，他恨

自己為何不敢讓柳依依知道他的相思之苦，

他更恨自己為何不敢鼓勇追求心愛之人。他

喉頭一箇哽咽，眼眶已潮。他害怕淚水潸然

泫下、讓路人瞧著了，於是趕忙拿起侍者新

送來的啤酒，大飲一口。

胡北風心情稍定後，瀏覽了一會新聞網

頁，忽然一則新聞惹他心驚。為了柳依依的

原故，他留意何秉燭跟「宇宙鋒」的新聞已

很久了。半年前他讀到「宇宙鋒」募股順

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份都已有國營事業

及各種法人承諾認股，心中頗有醋意。三箇

月前他知悉「宇宙鋒」已完成第一及二期股

款的繳納、廠房已動土興建，心情轉為沮

喪。一箇月前，他看到何秉燭代表立法院財

委會接受媒體訪問，滿臉笑容地宣布認購權

證賦稅案的新法規，他感慨萬千，害怕何秉

燭事業愈做愈大，相形之下，他便愈來愈渺

小，他與柳依依再續前緣的夢想也就愈來愈

難成。而眼下所瞧見的這則新聞帶給他的則

是更大的震懾與不安。他沒想到何秉燭竟成

功地推動了保險法的修正案，這箇法案的通

過等於是開啟了保單貼現業務的大門，後續

的利益非是龐大二字可以形容，其規模將遠

遠超過認購權證退稅案的金額。但他不明白

為何保險局長會一反保險局一貫的立場，不

再堅持要保人與被保險人必須有「保險利益」

關係，難道過去保險局所堅稱的「道德風險」

已經不存在了？

胡北風心頭一箇冷顫，認購權證案是一

堆立委與券商大老的合謀，難道這箇保險法

修正案更進一步，是立委與官員的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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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北風心情瞬間一沉，兩股矛盾情緒同

時湧了上來。他不樂見何秉燭意氣風發，但

他卻也為何秉燭的枉法蹈險憂心，他害怕柳

依依會受傷害。

同樣的藍天，同樣的秋意微微，有箇人

兒在同樣花紅葉綠的洋紫荊樹下心緒忐忑、

矛盾不安‧‧‧

柳依依黛眉雙鎖，默默坐在大安森林公

園遮蔭的長條椅上。自從何秉燭坦承弄丟了

一箇「會害死很多

人」的筆記本後，他

們的關係就急轉直

下。她很難裝作沒

事，對何秉燭的汙穢

行徑視而不見，她也

很難不去聯想究竟何

秉燭還有多少祕密是

她不知道的。

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她與何秉燭

除了日常招呼外，幾乎已不談心，也不互

動。曾經她想清除這些隔閡，瞭解究竟坑洞

有多大，她好因應襄助來減輕未來可能的災

厄，但試了幾回，何秉燭總躲閃迴避，不願

告知實情。所以，「宇宙鋒」的進展、認購

權證案的三讀通過、以及保險法修正案的驚

人發展，沒有一樁是何秉燭親口告訴她的，

每一件都是她心驚膽顫地由媒體得知。

柳依依對這樣的日子已不勝其苦，她很

想找回初相識時的那箇何秉燭，但每一次嘗

試，失望就愈深，倆人的距離也愈遠。而於

此苦窘之際，胡北風的事更是加深了她的苦

悶與惶恐--她原本寄懷為心靈綠洲的胡北風

竟然無因無由地消失離遠了。

柳依依無法忘懷去年的冬夜。那箇北風

苦寒、枝影搖曳的夜晚，胡北風由昏黑夜色

中穿越塵封已久的記憶，來到她的面前，像

箇故作輕狂、實則靦腆的慘綠少年，笨拙地

親吻她的朱脣。她記得當時她心跳如雷，既

是慌亂，卻又嬌羞。而之後的無數黑夜裡、

無數睡夢中，她都盼

著、想著胡北風再來

與她相會，再來與她

綢繆繾綣。只是，她

不明白為何胡北風竟

爾失聯，再也不來音

信了。是胡北風怯步

了？還是他已不再珍

惜這份年少情緣？

柳依依輕輕歎了一口氣，看著腳邊的紫

紅落瓣，黯然神傷。她靜靜沉思了頗一晌，

忽然一陣涼風襲來，煞那間，枝搖影動，片

片金黃光彩透過樹隙灑入眼簾。這時，不期

然地，她憶起了金閣寺，憶起了升國中前的

暑假、太陽雨的午後，父親牽著她的手走在

金閣寺的鏡湖池畔，也是這樣的金黃光影、

也是這樣的寧謐氛圍，她感受到無比的恬

靜、無比的舒坦。雖然那已是遙遠的往事

了，但在此刻卻依然歷歷，依然慰撫她的心

靈。這種輕鬆的感覺已好久沒有了，她不由

貪戀地閉起眼，試圖再捕捉那份閑靜一絲半

縷。

她很想找回初相識時的那箇何秉

燭，但每一次嘗試，失望就愈

深，倆人的距離也愈遠。而於此

苦窘之際，胡北風的事更是加深

了她的苦悶與惶恐。


